
死不瞑目的“遇刺之王”

在世界帝王史上，俄罗斯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得了个很不光彩
的绰号———“遇刺之王”。有人统
计过，他一生中遭遇的刺杀未遂
事件接近100次，其中差一点成功
的就有四次之多。1881年3月13日，
这位一辈子饱受刺杀折磨的沙皇
终于在又一次袭击中“成功”死掉
了。这位沙皇为何如此招人恨呢？
说起来其实也没啥，无非是因为
他是一位过于勤政爱民、力排众
议积极推动改革的好沙皇。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悲剧，
得从他爷爷亚历山大一世那儿开
始说起。1812年，沙俄打败了横扫
欧洲的拿破仑，俄罗斯一时成了
欧洲的“宪兵”和“盟主”。可是，俄
罗斯的骑兵虽然征服了法国的城
池，法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却征服

了这些大头兵，尤其是贵族出身
的俄罗斯军官们，在呼吸了巴黎
的自由空气后，回国一看自家地
里居然全是一点也不自由的农
奴，良心上自然愧疚，吵吵着要改
革。一周史记之前曾经讲过，亚历
山大一世号称“斯芬克斯之谜”，
是个一天仨主意、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想要啥的人。他一会儿
对改革表现出神往之意，一会儿
又觉得稳定最重要，最终错过了
俄罗斯改革的最佳时机，等到他
去世时，对改革等得不耐烦的俄
罗斯军官们就发动了一场未遂的
政变，史称十二月党人革命。

等到亚历山大一世的儿子尼
古拉一世上台，他决心将祸水外
引。无奈，有人跟他想到一块去
了——— 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
帝拿破仑三世为了转移国内矛
盾，也想找个人练练手。挑来挑
去，拿破仑三世挑中了沙俄，伙同
英国一起帮着土耳其打沙俄，结
果克里米亚一战把沙俄打得底裤

都输光了。尼古拉沙皇在得知战
争结果后，羞愧而亡，留下了一堆
烂摊子给他儿子亚历山大二世。

继位后的亚历山大二世敢想
敢干，上台之后立刻召集幕僚成
立了改革研究委员会，1861年签
署了著名的《解放农奴法令》，打
开了这个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
二世女皇都不敢触碰的潘多拉魔
盒。除此之外，亚历山大二世做的
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他让大学获
得了自治，废止了只有贵族才能
接受高等教育的传统；在他执政
期间，俄罗斯首次建立了类似西
方早期议会的“缙绅会议”，还创
立了第一家公共博物馆、第一家
电讯社、第一批民间思想社团、第
一批脱离东正教会的慈善机构。
整个俄罗斯似乎正在朝着近代化
转型。

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却惊奇
地发现，他所推动的这一系列改
革，收获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反对
之声。若说这些反对声来自教会

和大贵族，这还能有所料，毕竟改
革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但令人惊
奇的是，最强烈的反对声音居然
来自呼吁沙皇进行改革的“西方
派”。这个现象表面看似不可理
解，仔细一分析却自有其原因。由
于沙皇放松了对大学和思想社团
的管制，具有相似改革思想的人得
以聚集在一起，正如法国社会学家
勒庞所言：“当人群聚集时，总是声
音最高、最尖厉的那个人被听到。”
而俄罗斯文明骨子里又缺乏西方
的那种妥协精神，这就导致了激进
思想在人群的碰撞中被不断萃化，
最终革命代替了改革，暴力代替了
理性，对改革步伐太慢的牢骚代替
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冷静思考。
等到有人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
提议要干沙皇一家伙时，得到的
居然是一呼百应。

亚历山大二世最终死在了激
进改革团体“民意党”人手中，他
遇刺时的情景很让后人感叹：刺
客投出的第一枚炸弹炸伤了车夫

和警卫，而并没有伤到马车中的
他；然而，可能亚历山大二世真的
太想当个好皇帝了，或者对刺杀
早已司空见惯，他居然不顾劝阻
亲自跳下马车抢救伤员，而就在
这时，第二枚炸弹在他身边爆炸，
亚历山大二世的双腿被炸断，当
晚不治身亡。

按照亚历山大二世原本的行
程安排，这次出行是为了签署一
项法令，宣布成立国家委员会，启
动俄罗斯君主立宪的改革进程。
这项法令随着亚历山大二世的死
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直到三十
多年后沙俄灭亡，也没有重启。

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地
方，俄罗斯人修建了宏伟壮丽的

“滴血大教堂”。时至今日，普京和
梅德韦杰夫还很喜欢在这个地方
演讲，尤其是讲述俄罗斯之后100

年苦难的近代化历程——— 的确，
那是一个很适合谈这种话题的地
方，因为那里寄托了这个民族太
多深沉的惋惜与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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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这这里里是是““世世界界上上最最好好的的难难民民营营””
土耳其小城基利斯收留12万难民，议员呼吁该地应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配得上这份荣誉”

夜幕降临在小城基利斯的
杂货店外，一名18岁的叙利亚女
孩一边在柜台后忙着找零，一边
思考这个小镇该不该被授予诺
贝尔和平奖。想起4年前为了养
家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她有些伤
心。

“他们可以自己留着诺贝尔
奖，我们不稀罕！”一名穿黑色皮
夹克、身材魁梧的顾客挥舞着手
臂以示轻蔑。他停顿了一下，告
诉英国《新政治家》杂志，“但如
果他们给，我们应该得三次诺贝
尔奖！这是我们应得的！”

咖啡店店主波拉特也认为：
“得不得奖对我个人不重要，但
这对我们国家来说很重要，基利
斯配得上这份荣誉。”

5年来，这座距离叙边境仅5
公里的土耳其小城成了难民危
机的最前线。来到这里，逃离战
火的难民终于能松口气，在露天
咖啡馆安心喝杯茶，不用担心骤
然间弹如雨下。

正如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
台所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
是漫漫赴欧征程中的第一站，但
对生活在这里的12万叙利亚人
而言，这座人口不到10万的小城
就是最终的家园。

对待难民“就像亲兄弟”

在30岁的叙利亚主妇巴克
里眼里，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难
民营”堪称完美——— 这里有干净
整洁的街道、新建的幼儿园和学
校，以及很高的生活标准。《纽约
时报》称，在难民居住的活动房
里，热水器、浴室、冰箱、烤箱和
能收到几百个频道的彩电一应
俱全。这儿的街上没有乞讨的难
民儿童，3万名叙利亚学龄儿童
有75%能够上学，犯罪率远低于
土耳其和欧洲的平均水平。基利
斯市市长卡拉告诉土耳其《自由
报》，当地没有出现任何社会创
伤或大规模犯罪。

“这里的人一直对我们很
好。”在基利斯住了两年的叙利
亚商人马赫说，“很多人帮助过
我。”住在难民营的谢赫告诉土
耳其媒体，人们对待难民“就像
亲兄弟，不期待任何回报地分享
他们的面包”。

“我们之间没有区别。”叙利
亚人经常光顾的咖啡馆的老板
哈利勒说，“我们像对其他人一
样服务他们，他们中也有人为我

们工作。”一个年轻的叙利亚男
孩端着茶盘站在他身旁说：“我
喜欢这里，人们本性善良，没人
嫌弃我。”说完，他去招呼客人。

本月初，土耳其国会议员于
斯廷提出应授予基利斯诺贝尔
和平奖。“人们与叙难民分享工
作、房子和社会空间。”他在写给
诺贝尔委员会的信中称，“如果
250万人到了巴黎，法国人能保
持这样的宽容和理解吗？”美国
国务院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办
公室也认为，基利斯当得起这份
荣誉。

“宽容”也有极限

正如“德国之声”电台所说，
难民受到慷慨款待，原因之一可
能是他们对当地经济的推动。大
多数企业主从来自叙利亚的劳
动力和现金中获利颇丰。自难民
涌入以来，当地部分房屋租金上
涨了4倍，看病也要等上很久。

然而，随着战事持续，这样
的宽容可能很快会达到极限。据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为了安置

250万名难民，土耳其迄今已花
费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85亿
元），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经
济困窘，让许多难民的生活依然
艰难。

也有不少当地人不喜欢难
民，尤其是那些正在找第一份工
作的年轻人。“外人太多，对土耳
其没什么好处。”一名不愿具名
的高中生说，“女人们每天来这
里乞讨，太拥挤了。”

“为了把女儿嫁给当地人，
来自安卡拉的老年人来这里买
戒指、手镯和耳环。”珠宝店老
板阿里告诉“德国之声”。土耳
其奉行一夫一妻制，但叙利亚
男人可以合法地娶4个妻子。当
地女性埃米奈抱怨，她的邻居
不久前又娶了两个叙利亚女
孩：“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工作、
食物和配偶。”

马赫敏感地意识到，基利斯
居民的热情好客不会永远持续
下去。“战争刚开始时他们很好，
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的耐
心渐渐消失。”

据青年参考、观察者网

据德国之声3月5日报道，基利斯是紧邻叙利亚边境的一座土耳其城市。该市接待的难民数量比城市总人口还多。现
在，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一位国会议员已正式提出，应授予基利斯“诺贝尔和平奖”。

在基利斯的繁华地段，悬挂着这样的横幅标语：“基利斯有9万居民和12万叙利亚客人。基利斯应获诺贝尔和平奖的
殊荣。”是的，在这座城市，难民的数量超过了城市本身的人口数量。土耳其国会议员于斯廷说：“基利斯是一个善良良之城，
一个和平之城，一个友爱之城。我们希望这座城市能因这些品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基利斯难民营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有相当高的生活标准。

两名叙利亚男孩坐在难民营内，这里还供应热水和淋浴。

难民营内的超市货物品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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